
记者：很多人看了《流浪地球2》后
在讨论数字生命这一概念，其实2018
年您已在一个国际论坛上谈过这个话题
了，并且和片中内容惊人相似。您之前
对此有研究吗？如何看待数字生命？

施郁：我确实猜想过，是猜想非常遥

远未来的一个可能情景，即人类的终极

情景。那是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

上，进行了题为“脑科学与机器学习：下

面是什么？”的对话，我是对话嘉宾之一。

我整个演讲主要是讨论物理学与人

工智能的关系，只在最后一段对非常遥

远的未来作了一点猜想和探讨。物理学

告诉我们，宇宙终将不适合人类或者其

他生命生存，那么科学的使命如何继

续？为了将科学事业继续下去，届时意

识上传到其他载体是一个选项。因为那

是非常遥远的终极未来，所以很可能实

现，但是同时也提到不上传的可能性。

我用的词是“意识上传”，没有用“数

字生命”这个词。《流浪地球2》里的数字生

命包含了意识上传，虽然它没有用这个词。

“数字生命”的字面含义是用数字方

法实现人工生命，强调“生命”。目前这

方面是有常规研究的，但是往往是用计

算机模拟各种生命过程，比如繁殖、遗

传、进化。

数字生命既然用了“生命”这个词，

那也应该有死亡。《流浪地球2》里的台词

提到过“完整的一生”，说明它所说的数

字生命确实有死亡这一生命特性。作为

生命，既然有死亡，那就应该也有繁殖和

出生，但这在电影里没有触及。

单纯的意识上传并不要求上传后还

有其他生命属性。事实上，有人希望以

此实现数字永生。当然，所有这些都只

是对遥远未来的猜想。不过，这个猜想

与很多现实的科学技术是相关的，除了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还有脑科

学。比如对大脑信息的提取和模拟，以

及对动物脑及其活动的测绘以及模拟。

很多科学家同意，智能、思维和意识

是大脑的功能，是复杂系统的层展现象，

好比计算机里的软件、信息和计算。如

果确实如此，那么原则上，意识上传就有

可能，好比同样的软件、信息和计算可以

负载于不同的计算机，可以用于不同的

物理过程。当然，这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很多科学问题还没有搞清，比如自我意

识是如何产生的，而且技术障碍也非常

大。意识本质上是不是量子过程？目前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不是。但也有少数科

学家认为可能是。如果是，还需要进行

量子态的传送，也许可以通过量子隐形

传态。即使意识本质上不是量子过程，

鉴于大脑一切活动在微观上都基于构成

大脑的微观粒子运动，如果将这些微观

粒子的量子状态全部上传，那也就实现

了意识上传。但是从微观上“一锅端”，

难度又增加了很多数量级。另外，量子

态不能复制，传上去以后，大脑意识就真

正变成一片空白了。注意，我这里只是

对非常遥远未来的猜想。

记者：是不是要让大家避免走进误
区，数字生命和人工智能其实是两个概念？

施郁：二者确实不一样，但也有共同

点。这里“数字生命”的意思包含了意识

上传，将人脑里的信息上传到计算机中，

另外可能还有生命的其他性质。意识上

传与人工智能都是计算机里的智能，有

共性。前者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强人工

智能。强人工智能是指像人那样有意识

的人工智能，目前还只是猜想。至少目

前人工智能不是来自意识上传，往往也

不是对具体某个人的智能和意识的仿

真，虽然在原理和设计上借鉴了人脑。

在遥远的未来，如果实现了强人工智能，

又如果实现了意识上传，人工智能和强

人工智能这些名词怎么用？这是人为

的，有可能会拓展到包含意识上传，但是

为了区分不同概念，可以规定不要包含

意识上传。但是意识上传后，随着时间

的推移，与人工智能的区分也可能会逐

步减小。

记者：如果记忆上传到机器，那时的
人已经不是现在这种常见的人类，应该
是脑机结合的人了吧？

施郁：如果上传的不仅是记忆，而是

包括整个意识，那么数字化后，很多方面

类似强人工智能。如果原来的人还活

着，可以脑机结合，用这个方式增强原来

人的能力，数字部分成为人的附件。但

是在遥远的未来，原则上没有必要一定脑

机结合，上传以后的数字意识可以独立于

原来的人，原来的人在意识上传以后，也

可能就不在了。大概会有各种情形吧。

记者：有人觉得，所谓数字生命，有
机生命体死了，上传的只不过是一个复
制品、冒牌货，基因储存才是人类的前
途。您觉得呢？

施郁：有几种情况下可能出现数字

生命，比如原来的有机生命体甚至任何

有机生命体不能继续存活了，就只能借

助数字生命延续意识和生命。另一方

面，如果真的完美实现了意识上传，从信

息角度上讲，上传后的意识与负载在原

来有机生命体上的意识基本上没有本质

区别。保存基因，如科幻电影《星际穿

越》中提到过的，当然是很好的选项，技

术上也比意识上传容易得多。能保存当

然要保存。但是假如遗传基因没法保

存，或者有机生命体无法生存，无法产生

后代呢？基因信息也可以保存到计算机

或其他媒介上。另外，数字生命或者数

字意识原则上可以永生，当然这是在意

识载体存在的前提下，也要求有能源、能

保持有序度，从而数字意识得以维持。

记者：数字生命这项技术如果真的
存在，会产生很多伦理学问题、很多潜在
危机。您如何看待？

施郁：当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伦

理问题，特别是要防止有人利用这项技

术来侵犯他人。届时需要明确原则、确

定规则。这项技术特别适合于迫不得已

时，比如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无法生存时。

在此之前，如果使用，也肯定会有各种规

定。另外，相比整个意识和大脑信息活动

的上传，单纯的记忆上传容易得多，可以

将人的记忆提取出来，特别是去世的人。

现在还是要区分对遥远未来的猜想或者

科幻与现实中已有的科学技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移山计划太牛了！流
浪地球计划看哭了！！”走出
影院，打开手机 APP 上的购
物车：“买了四个，我是数字
生命派。”——这是看了《流
浪地球2》之后的你吗？

许多观众虽然不是数字
生命派，但终究没能抵挡住数
字生命卡的诱惑。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之前下单“数
字生命卡定制版”，当时处于预
售状况，2月3日欲再度购买
时，该产品已经卖空下架。

在电影《流浪地球2》中，
“数字生命”指的是把人的心
智“数字化”后转移到不同

“载体”上，从某种程度上达
到永生。在河南郑州路演现
场，吴京在谈起对影片中数
字生命设定的态度时表示，
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会选择用
数字生命技术将自己爱的人
留存下来：“任何科技都是为
人类的情感服务的，无论从
壁画到照片、视频再到现在
的数字记忆。学说之间有纷
争，但就我来说，会做这样的
选择，将爱的人留下来。”

“十亿年以后，我们的地
球就不再适合居住，也许那
时我们可以暂时迁移到太阳
系的另一个行星；几十亿年
之后，太阳将会死亡，成为红
巨星时会吞噬地球，我们不
能在太阳系继续生存，那之
前就要离开太阳系。而且整
个宇宙也在演化，很久之后，
我们注定不能在宇宙中任何
一处生存。到那个时候，很可
能我们的意识将上传到机
器。不管有没有上传我们人
类的意识，智能机器必然将继
续我们的使命，即理解宇宙，
这使得宇宙本身更有意义。”
这并非哪位影迷的电影观后
感，而是2018年5月28日举行
的“上海论坛2018”年会闭幕
式，在一场主题为“脑科学与
机器学习：下面是什么？”的专
家对话时，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教授施郁发表的观点。

施教授5年前的观点，与
《流浪地球 2》中的数字生命
惊人相似。近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施
郁教授，他表示，5 年前自己
在论坛上用的词是“意识上
传”，而非“数字生命”。不
过，《流浪地球2》里的数字生
命包含了意识上传，尽管它
没有使用这个词。

对于有人提出的希望以
此实现数字永生，施教授指
出：“所有这些都只是对遥远
未来的猜想。不过，这个猜
想与很多现实科学技术是相
关的，除了计算机科学和人
工智能方面，还有脑科学方
面，比如对大脑信息的提取
和模拟，以及对动物脑及其
活动的测绘以及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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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2》里的“数字永生”能实现吗？

施郁教授（中）2018年5月28日在“上海论坛2018”年会闭幕式专家对话
时，发表了“意识上传”学术观点。

数字生命和人工智能有区别对话

《流浪地球2》海报。

《流浪地球2》中
的图丫丫就是以数
字生命的形态存在。


